
▲天敌工厂生产车间。

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882026年 1月7日 星期三 主编 颜安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丁龙

CHONGQING DAILY
周刊 ■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延伸阅读>>>

一场一场““以虫治虫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战的生物防治战

小虫卫士撑起大产业小虫卫士撑起大产业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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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埂上种植凤仙花、菖蒲等植物，为天敌昆虫
提供栖息地和营养来源。

冬日的阳光斜洒进大棚，草莓叶泛着
油亮的绿。2025年12月19日，北碚区兴
隆镇渝兴莓草莓园里，负责人冉红英拧开
一个白色塑料瓶，舀了一小勺“锯末”，轻轻
抖落在即将开花的草莓植株叶面上。

“这可是咱的‘秘密武器’。”她笑着指
了指瓶身标签——捕食螨，每瓶5万只。

种植草莓13年，冉红英与草莓的天敌
红蜘蛛斗了多年，7年前，在农技员推荐下，
她第一次尝试“以虫治虫”。如今，这罐“小
虫”已成为她每年必购的“生物农药”。

小虫大功小虫大功

2025年12月的万州区甘宁镇，玫瑰香
橙挂满枝头，压弯了绿树。仔细看，不少果
树主干上，还挂着一个剪了口的小纸袋。

“这里头住着我们的‘功臣’——捕食
螨。”果园负责人朱文祥指着纸袋说，它们
专治“果园小强”红蜘蛛。

红蜘蛛不过芝麻大小，危害却惊人。
一只雌虫一年可繁衍十余代，吸食叶片、果
实汁液，能让果树迅速衰败。朱文祥回忆，
果园建园头七年，为治红蜘蛛，一年要打七
八次化学农药，防治成本最高占四成，却越
治越难治，“它们抗药性越来越强，农药渐
渐不管用了。”

转机出现在2019年春天。万州区农
技部门带来西南大学研发的捕食螨让他试
用，条件是释放后两周内不能打任何化学
农药。

“两周？红蜘蛛一周就能成灾！”朱文
祥将信将疑，还是把纸袋挂上了树。

一场静默的战争在叶片间打响。比红
蜘蛛更小的捕食螨钻出纸袋，循着受害植
株的气味，精准锁定猎物——一只捕食螨
一生能消灭160只红蜘蛛或数百枚虫卵。

短短两周，红蜘蛛种群被压制到不足
为害的水平。那一年，朱文祥的果园少打
了两次化学农药。

从那以后，朱文祥成了使用捕食螨的
坚定拥趸，年年使用捕食螨后，他果园的红
蜘蛛虫量基数逐年下降，化学农药用量减
少了四成以上。果子少了虫害侵袭，果面
光洁，售价还涨了三成。

“虽然用捕食螨比打化学农药成本要
高10%左右，但效果看得见，现在周边果园
都跟着用。”朱文祥笑着说。

而北碚的冉红英，也给出了相似的答
案。使用捕食螨七年来，她的草莓不仅解
决了红蜘蛛的抗药性问题，更关键的是，采
摘期几乎不用再担心农药残留。“客人尤其
是带小孩的，摘下来擦擦就能吃，他们放
心，我的招牌也更亮。”在她看来，这笔为

“绿色”支付的额外成本，换来了更宝贵的
市场信任和持续收益。

在农业生产中，柑橘、茶叶、果蔬等经
济作物中的红蜘蛛、蓟马，玉米、水稻中的
螟虫、飞虱等，都是让种植者防不胜防的

“害虫”。在“以虫治虫”方面，早在1700年
前，我国就有用蚂蚁防治柑橘害虫的记
载。上世纪70年代，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
的技术还曾走出国门。

“随着高效化学农药普及，这种见效稍
慢的生物防治一度被边缘化。”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天敌昆虫资源发掘利用与新产品
创制”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教授陈学新介
绍，“直到绿色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天敌昆
虫才重回舞台中央。”

推广之困推广之困

尽管效益显著，天敌昆虫的推广却步
履维艰。2021年有专家估算，其在农作物

害虫防治中的应用比例不足5%。
2025年12月18日，西南大学柑橘研

究所柑橘病虫害绿色防控中心的天敌昆虫
生产车间，寂静无声。

“现在虫害发生少，我们在有需求的情
况下才进行生产。”防控中心负责人冉春告
诉记者，每年3月以后才是生产车间的“旺
季”，但实际年产量也不足产能的一半。

为何天敌昆虫并没有得到“重用”？
阻力首先来自“求快”的防治理念。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卓豪天敌

工厂，是西南地区最早规模化生产天敌昆
虫的企业之一。工厂负责人梅建飞表示，
推广初期农民问得最多的是：虫子放下去，
多久能看见害虫死？有多大效果？

“许多农民看到虫害，第一个想法还是
打药，图个立竿见影。”陈学新解释，天敌昆
虫需在虫害初期释放，建立种群后才能见
效。这种“慢节奏”与多年来化学农药塑造
的“快思维”格格不入。

理念的差异直接导致天敌昆虫市场需
求狭小。需求不足，生产难以规模化，进而
陷入“市场小—企业少—推广难—市场更
小”的恶性循环。目前，全国纯商业化生产
天敌昆虫的企业不足5家，其中相当一部分
实际产量远低于设计产能。

第二个阻力则来自技术门槛。
化学防治往往是在害虫种群达到较显

著程度时再喷施，相当于“事后处置”。而
天敌昆虫需在虫害发生初期时就释放，属
于“事前预防”，这对害虫监测预报提出高
要求。

“就像救火，化学农药是等火势大了再
用高压水枪猛冲，天敌昆虫是在刚冒烟时
就阻燃。”陈学新比喻道，后者需要更精准
的“火情”预警，普通农户难以独立掌握。

再者，活体生物的特性，带来了储运和
应用的现实难题。

“天敌昆虫是活体，要呼吸、要取食。
以前，在常温下很多种类的‘货架期’只有
几天。”从1995年便开始天敌昆虫调查和
研究的西南大学刘怀教授表示，尽管近年
来已通过技术迭代、包装改进、冷链运输等
方式，使天敌昆虫的储运和应用时间大幅
提升，但与化学农药长达两三年的保质期、
可随取随用相比，天敌昆虫的“货架期”仍
较短，从而增加了使用成本、提高了操作复
杂性。

与此同时，天气、雨水、极端温度的影
响，也限制了天敌昆虫作用的发挥。因此，
目前我国使用天敌昆虫最多、认可度最高
的是一线大城市近郊和沿海地区的果蔬大
棚。但像重庆、贵州这样地形复杂、温室大
棚等设施农业占比不高的区域，在露天的
大田中应用，需要更能适应环境的天敌品
系和更精准的释放策略，这也对天敌昆虫
的研发、推广人才提出更高要求。

破局之路破局之路

隆冬时节，綦江区通惠街道三桥村綦
卓生态农业科创园内，冬季蔬菜郁郁葱
葱。田埂间，万寿菊、木春菊开得正艳，为
绿色的园区镶上彩色的“花边”。

“这是天敌昆虫的‘食堂’和‘宿舍’。”
科创园负责人马军告诉记者，这些花能为
天敌昆虫提供补充营养和栖息地。

“这是今年春夏，在引入天敌昆虫时专
门种植的，用来帮助它们繁殖、提供‘额外
营养’。”科创园负责人马军告诉记者，虽然
今年是这个基地第一次使用天敌昆虫，但
效果“超出期待”。

2025年，綦卓生态农业科创园种植了
30多亩辣椒、茄子等蔬菜新品种，50多亩

优质水稻。2025年5月和6月，通
过田间诱捕器，马军和同事们发现
蓟马、蚜虫等进入繁殖期，有暴发
的风险，于是按每亩300头至500
头，将小花蝽释放进露天菜地；在
稻田里按每亩1万头至1.5万头的
数量释放稻螟赤眼蜂——这个时间节
点比喷施化学农药提前了1周至半个
月。

“以前是叶子被虫咬上几个洞、
水稻叶子卷起来，大家才知道遭虫
害了，一般会打化学农药灭虫。”三
桥村村民周瑞和说，没想到技术
员们居然是放虫来“治虫”。

在静谧的田野中，天敌昆虫
大军默默履职，科创园平静地度
过了蓟马、蚜虫、水稻螟虫虫害
侵袭高峰时段。“真是‘善战者无
赫赫之功’。”马军感慨。

天敌昆虫的释放实验吸
引綦江及周边不少种植者
参观。许多人回去后还跟
踪了解后续效果，以便来
年试着实施。

“以点带面，示范
引领，是打破困局的
关键一环。”陈学新认
为，天敌昆虫的推广，
需要科研人员、企业
家、农技推广者、种植
者共同构建起从理念
到技术、从生产到应
用、从政策到市场的立
体化支持体系。

万州区经济作物发展中
心主任乔兴华告诉记者，该中
心在推广绿色植保过程中，通过
政府采购为一些果园提供天敌昆虫
试用，让这些果园种植者眼见为实。有
的果园已坚持使用天敌昆虫十多年，每
年化学农药用量仅为原来的三成左右。

在品系挖掘方面，目前我国有多个农
业研究团队在自然资源中筛选捕食本领高
超、在工厂化车间中繁殖力强、能迅速适应

“战场环境”的品系。西南大学团队针对长
江柑橘产业带最头痛的红蜘蛛等害螨，筛
选出三四种捕食螨，有的品系甚至对菊酯
类和有机磷类等常用化学农药表现出较高
的抗性，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防治过程中
出现的药剂误伤问题。

生产模式也在革新。我国已有部分工
厂结合AI等方式，提升天敌昆虫的生产效
率，生产成本降低了60%以上。释放方式
也从人工挂袋、徒步撒播，发展到无人机飞
播、田间智能释放器等多种方式，大幅提高
了释放效率和释放精准度。

针对储运短板，刘怀教授建议，创新生
产与供应模式，如在规模化种植核心片区，
可科学选点建设生产天敌昆虫的“微型工
厂”，根据园区的害虫防控需要，实现“即时
生产、即时释放”，减少天敌昆虫在运输中
的“舟车劳顿”，使其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

“战斗力”。
此外，还需要构建适合天敌昆虫的农

田生态系统。陈学新指出，大规模连片种
植的水稻、小麦，从生态学来看生物多样
性比较单一，近乎“绿色的沙漠”。因此他
建议在大规模连片作物种植间隙种植芝
麻、硫华菊等蜜源植物，在果园行间增植
藿香蓟、紫苏等功能性植物，为天敌昆虫
提供栖息地、花蜜等必需营养品，形成更
加稳定、富有弹性的农业生态系统，从而
壮大天敌昆虫这支特殊的生物防治“军
团”。

记者：我国目前主要有哪
些天敌昆虫？

陈学新：主要分为捕食类和
寄生类两个大类。其中捕食类包
括蝽类、瓢虫、螨类，寄生类包括寄
生蜂等。

记者：天敌昆虫从何而来？它们
在田间的大量释放，是否会带来生态
危害？

陈学新：昆虫可以分为植食性昆虫
和肉食性昆虫等。其中植食性昆虫往往
以农作物为食物来源，因此被称为“害
虫”；而肉食性昆虫往往以植食性昆虫为食
物或繁殖载体，也就是“天敌昆虫”，其中的
一些优势种类被筛选出来被人工繁殖加以
利用。

天敌昆虫是以植食性害虫为食，是生态系
统中自然存在的，因此有害虫时，它会非常活
跃。但植食性害虫被大幅减少后，天敌昆虫缺
乏食物来源，也会自然减少。因此，在我国正规
厂家生产的天敌昆虫不会造成新的生态威胁。

记者：目前我国天敌昆虫的应用情况如何？
陈学新：我国是世界上天敌昆虫应用面积

最大、防治成效最显著的国家之一。目前在实
践中应用较多、可以实现工厂化生产的天敌昆
虫包括赤眼蜂、捕食螨等20多个种类，在农业、
林业等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

近20年来，中国水稻等粮食“害虫”没有爆
发成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天敌昆虫在
发挥作用。我们采取种植蜜源植物、储蓄植物、
栖境植物等功能植物，为天敌提供必需营养、替
代猎物或寄主、栖息或转移庇护场所等，增加了
天敌数量，从而发挥了控制害虫的效果。

天敌昆虫那些事

核心提示
在农药减量的背景下，一群不起眼的“小

虫”正悄然成为田间卫士。据悉，我市已释放
捕食螨等“天敌昆虫”超过200万亩，通过“以
虫治虫”可减少30%以上的农药施用，有效保

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它们如何从实验室走
向田间，又如何突破重重困境，撑起一个产业
的？记者走进山城的果园与车间，探寻“以虫
治虫”背后的故事与未来。

异色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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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茶园释放天敌昆
虫。 （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供图）

▲无人机在进行投放天敌昆虫作业。


